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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人民”“为人民”“人民共和国”

王绍光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政治生活中的关键概念，诸如国家、民族、人民等看不见、摸不着，十分抽象。用来代表这

些概念的往往是可以感知的具象的标志、符号甚至意识形态的符号，其本身并不能代表什么，它们要

起到代表的作用，离不开话语的塑造。“人民”“为人民”“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和当

代中国的符号与话语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象征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除了新中国，世界上很难找到另外一个政治体制，使用“人民”一词如此频繁，对人

民的定位如此之高，对人民的承诺如此妇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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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象征性代表

政治生活中的关键概念，诸如国家、民族、人民等，往往看不见、摸不着，十分抽象。用来

代表这些概念的往往是可以感知的、具象的标志、符号。原始时代，我们的先祖已经开始使用图

腾指称自己的族群。法国大革命以后，世界各国开始用布片制作国旗，作为代表国家的象征。无

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五星红旗，中国人就会想到自己的国家，迸发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这

里重要的不是标志本身，而是标志带有的冲击力，它可以让人们产生特定的联想，激发出特定的

情感与反应。����

除了国旗、国徽、国歌之外，在政治生活中可以起代表作用的象征物包括塑像、纪念碑、公

共建筑、公共空间的设计，首都的规划、公共机构等；���� 还可以是自然人，例如国家元首代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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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民族团结，政坛女性人物的出现代表妇女参政的意愿与能力。

毋庸置疑，上述象征物本身（比如一块红布）并不能代表什么，它们之所以具有代表作用，

完全是因为有整套的话语体系将象征物与之代表的对象联结起来，并通过学校教育、媒体传播等

途径将这种联想植入人心。这也就是说，可感知的、具象的标志、符号要起到代表的作用，离不

开话语的塑造。

在皮特金（Hanna Pitkin）的笔下，起代表作用的象征主要是具象的标志、符号，但话语

实际上也可以塑造出抽象的象征，如“意符”（Ideographs），即意识形态的符号。在语言学中，

ideographs 本来是指形意符号，如早期的汉字。���� 1980 年，美国著名修辞学家迈克尔 • 卡尔文 • 麦

基 （Michael Calvin McGee，1943 — 2002）在一篇经典文章中指出，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诸如“民主”“自

由”“财产”“隐私权”“言论自由”“法治”“暴政”之类的词语，它们高度抽象，具有浓厚的意

识形态色彩，其作用“好比中国的象形文字，表达了特定意识形态的承诺”。也就是说，这些可

以称作“意符”的词语相当于意识形态的标识符。大多数人对意识形态的严密体系未必有多少了解，

但在他们看来，意符象征着所有人都应当追求的目标，其理据充分、不容置喙；为此他们通常将

意符作为自己“行为和信仰的指南，保障，理由或借口”；每当听到某些意符，那些服膺于它们

的人会不由自主地作出可预测的反应。���� 在美国政治中就有很多这种意符，如“美国梦”“美国方

式”“自由”就被当作具有最高文化价值与权威，必须得到人们尊重，值得为之献身牺牲的“神词”

（God term）；反过来，“非美”（un-American）、“共产主义”之类的意符就被贬为人神共愤的“鬼词”

（Devil term）。���� 离开“神词”“鬼词”之类的意符，美国政治恐怕无法运作，可见意符的作用之大。

其他政治制度同样也有自己的意符。 

说到象征性代表，有些人会把“象征性”理解成装装样子、走走过场、徒有其表、空洞无物，

仿佛这个意义上的代表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然而上述关于意符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大量实证研

究揭示，象征性代表至少可以发挥以下四种功能。

承诺—责任：代表方声称代表被代表方意味着一种公开的庄严承诺，被代表方可用这种承诺

作为检验代表方所作所为的标准，这对代表方会产生实现承诺的压力。����

认同—团结：代表方声称代表被代表方是对后者群体的共同承诺，也是对双方目标一致性的

确认，有利于塑造与巩固被代表群体的内部认同，也有利于双方形成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鱼水

关系。����

倡导—促进：代表方声称代表某项事业是一种倡导行为，被代表方的规模越大、内部构成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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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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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0）, pp. 1 — 16.
���� Richard M. Weaver, The Ethics of Rhetoric ,Chicago: H. Regnery Co., 1953, pp. 211 —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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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s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6, No.2 （2007）, pp. 297 —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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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代表方运用象征或意符促进倡导目标的效用越大。����

赋能—增势：一旦象征性代表的前三个功能发力，它将产生赋能效应，增强被代表方的自信，

增强他们与代表方的互信，从而增强双方共同推进代表事业的信心与决心。����

这四项功能产生的效应绝不限于象征性代表一域。研究表明，象征性代表的效应同描绘性代

表与实质性代表紧密相连，象征性代表的水平高低可能直接影响描绘性代表与实质性代表的实现

程度。����

以下三节讨论中国式象征性代表。“人民”“为人民”“人民共和国”在当代中国符号与话语（意

符）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象征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人民”

今天我们朗朗上口、熟烂于心、影响无处不在的概念“人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第一

代领导人毛泽东创造的。创造“人民”的过程就是认同人民、解放人民、代表人民的过程。

“人民”是复合词，由“人”和“民”两个语素组成，它们在汉语中有悠久的历史，原来属

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人民”这个概念的出现则只有大约百年的历史。

甲骨文中“人”字像侧立的人形，《说文解字注》对“人”的解释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 

郭沫若先生考证了“民”字的由来，它在金文中的字形从“目”、从“十”，好似锐物刺目，指被

刺瞎一目、从事苦役的奴隶，因此“民”和“盲”两字“每通训”。���� 虽然后人找到了“民”字未

必“有刃物以刺之”的甲骨文，但同时发现它意指垂目俯看、不敢直视的下等人。����《说文解字注》

对“民”的解释是“众萌也。萌，草芽也”。段玉裁注：“萌犹懵懵无知貌也。”����

对“民”字解释得最直白的是董仲舒，他说：“民者，瞑也……性而瞑之未觉，天所为也 ; 效

天所为，为之起号，故谓之民。民之为言，固犹瞑也……”���� 所谓“瞑”是指眼未开、目不明。这

位汉代大儒说得毫无掩饰，“民”就是未曾开窍、蒙昧无知的人。类似的解释在古书中比比皆是，

如“民，无知之称”“民，冥也，其见人道远”“民 , 氓也”“夫民之为言也，萌也，萌之为言者，

盲也”。《说文》立“民部”，还收了个“氓”字，云“氓，民也”。氓有个异体字“甿”，农民起

义领袖陈涉在《史记》便被称作“甿隶之人”。民、氓、甿、萌这四个字在古代常通用，古音相同，

���� Marie Hojnacki and Frank R. Baumgartner, “Symbols and Advoc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April 3 — 6, 2003, https://fbaum.unc.edu/papers/mpsa03_hojnacki_baumgartner.pdf. 
���� Evelyn M Simien, Historic Firsts: How Symbolic Empowerment Changes U.S. Politic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Emanuela Lombardo and Petra Meier,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A Discursive Approach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6, pp. 26 — 28; Emanuela Lombardo and Petra Meier, “Goo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The Relevance of Inclusion,”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51, No. 2 （April 2018）, pp. 327 — 330.
����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365 页。

����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 • 释臣宰》，《郭沫若全集》第 1 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70 — 72 页。

���� 朱英贵：《细说汉字（344）：元元之民——说“民”》， https://mp.weixin.qq.com/s/OOyZ2jaDpM8V26mU0xBO_Q。

����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 627 页。

���� 阎丽：《董子 • 春秋繁露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72 —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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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相当于今音的 méng，其意思也相同，指愚昧者、卑贱者、被统治者。

赵纪彬先生在《释人民》一文中指出了“人”与“民”有什么不同。他以《论语》为例，发

现其中“人”字出现 213 次，“民”字出现 50 次。经过仔细梳理，他指出：“我们归纳全书，发

现一件颇为有趣而意义亦相当重大的事实，即孔门所说的‘人’‘民’是指春秋时期相互对立的

两个阶级，两者在生产关系中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政治领域中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别，因

而其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内容与形式，亦复互不相同。”���� 难怪《论语 • 泰伯》说“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时间跨越 1600 多年，到南宋，在为《诗经》中“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一句作注时，

理学家朱熹还说：“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 

“人”与“民”两个语素可以形成两种组合：“人民”或“民人”。战国之前成书的《左传》《诗经》

《论语》中有“民人”而无“人民”，而战国之后成书的《周礼》《孟子》中两种组合都有，可见“人

民”出现晚于“民人”，但其基本语义多偏重于“民”。���� 在后世的汉语里，与“民人”或“人民”

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词还很多，有黔首、子民、庶民、黎民、苍民、苍生、白丁、布衣、匹夫、民众、

群众、大众、平民、百姓等等，���� 指的都是社会底层之人。

进入近代，创刊于 1833 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开创了不带贬义使用“人民”一词的先例。

其后，其他报刊与书籍也偶见此种用法。然而，绝大多数出版物还是无法突破对“人民”一词的

固有偏见。如 19 世纪中叶出版的英汉词典通常把 People 一词译为民人、子民、平民、庶民、黎民、

百姓、白衣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受孟德斯鸠与卢梭思想的影响，中国思想界有人试图赋予“民”或“人

民”新的含义。例如，康有为希望出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 ����的大同盛

世， 梁启超主张“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孙中山则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 但对“人民”

的政治地位的共识远未形成。当时，与“人民”混用的还有“国民”“公民”“平民”“庶民”“群

众”“民众”等词。���� 有人断言“他国有国民，而我国则止有人民。人民者岁贡租税于政府，而不

求相当之利益也。也专以服从强权为能事”，显现出对“人民”的鄙视。����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

���� 赵纪彬：《论语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1 — 26 页。

���� 《诗经 • 大雅 • 假乐》，参见朱熹：《诗经集传卷之六》，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8%A9%A9%E7%B6%93%E9%9B
%86%E5%82%B3/%E5%8D%B7%E4%B9%8B%E5%85%AD#%E5%81%87%E6%A8%82。 
���� 周永坤：《中国宪法中“人民”概念的变迁与宪法实施》，《甘肃社会科学》2017 年第 3 期，第 138 页。

���� 万齐洲、冯天瑜：《“人民”词义的变迁：政治术语“人民”之历史文化考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3 期，第 388 页。

���� ［德］李博（Wolfgang Lippert）：《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

义的接受》，赵倩、王草、葛平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第 216 — 218 页；张丽婷、靳书君：《〈共产党宣言〉

汉译本中“人民”概念的演进发展史探究》，《理论导刊》2019 年第 1 期，第 80 页。

����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1895 年），https://www.sohu.com/a/282532526_99947082。 
���� 《少年中国说》（1900 年 2 月 10 日），参见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年，第 75 页。

����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 年 1 月 1 日），https://baike.so.com/doc/5473747-5711659.html。
���� 袁洪亮、马玉梅：《从“国民”到“人民”：概念变迁与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的确立（ 1912 — 1921）》，《人文杂志》

2019 年第 1 期，第 104 — 112 页。

���� 重光：《国民与人民之分别》，《觉民》1904 年第 9、10 期，转引自袁光锋：《“人民”概念与政治现代性》，《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5 年第 2 期，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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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傅斯年则对“群众”不屑一顾，称他们不过是“散沙一盘”的“乌合之众”而已。����

1920 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问世，陈望道将书中的 People 译为“人民”。其后，

共产党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均沿袭这个译法。���� 然而，《共产党宣言》中出现频率更高的关

键词是“阶级”。���� 同样，在中共早期的话语中，“阶级”出现的频率大大超过“人民”。1921 年，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只见“阶级”，没提“人民”；���� 但“人民”始终在共产党

人心中占有重要位置。在陈独秀 1922 年 6 月中旬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在

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的《宣言》中，“人民”反复出现；后者甚至划出

了“人民”的外延：“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

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人民”逐

渐替代了“国民”，尤其是在 1924 年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

蔡和森、恽代英笔下，“国民”一词逐渐消失，“人民”一词取而代之。仅 1926 年一年，中共在

其留存的文献中使用“人民”一词达 71 次。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退

出革命营垒，阶级矛盾突出，中共打出了工农革命的旗号，“人民”概念在中共正式文件中的使

用频率大幅下降。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文本分析表明，从 1927 年下半年到 1934 年年底，

“人民”一词总共只出现 37 次。����

在土地革命时期，像其他中共领袖一样，毛泽东在著作中也频繁使用“工农”“工农兵”“民

众”“群众”等提法来替代指称“人民”，但在他 1927 — 1934 年的著作中也随处可见诸如“人民

武装”“动员人民”“人民革命事业”“人民的革命势力”“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敌

人”“革命的人民”等提法，“人民群众”更是反复出现。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

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 ���� 这个有关“人民”概念的数量指标，他此

后也反复提及。

1935 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人民观。在这年 1 月召开

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当年在华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

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为

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其中 11 次使用“人民”；10 月中旬，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

���� 傅 斯 年：《 社 会 — 群 众 》，《 新 潮 》 第 一 卷 第 二 号（1919 年 2 月 1 日 ），http://www.cnthinkers.com/thinkerweb/
literature/27965。 
���� 包括华岗 1930 年译本，成仿吾、徐冰 1938 年译本，博古 1943 年校译本，乔冠华 1948 年译本，成仿吾 1978 年译本，

以及中央编译局译本。见张丽婷、靳书君：《〈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人民”概念的演进发展史探究》，第 80 — 81 页。

���� 包括各种文本的序言在内，“人民”共出现 8 次，“阶级”出现 451 次。

���� 《党章历次修订概览》，http://www.12371.cn/special/dzxd/。 
���� 《 中 国 共 产 党 对 于 时 局 的 主 张 》（1922 年 6 月 15 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cp-1921-

1949/01/007.htm；《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http://www.ccdi.gov.cn/special/19da/lcddh_19da/2da_19da/201710/
t20171013_108903.html。 
���� 侯竹青：《1921 — 1935 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与定位》，《党的文献》2018 年第 3 期，第 72 — 78 页。与中共相比，

国民党使用“人民”的次数比中共更少。见陈和芳：《共同的基础和阶级上的对立：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法律中“人民”一词的使用》，

《社科纵横》2012 年第 2 期，第 76 — 77 页。

����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年，第 12 —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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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决议》中“人民”一词就出现了 57 次，超过此前 7 年文献的总和。���� 随后，12 月 27 日，毛泽

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其中“人民”

出现 35 次。“人民”一词如此高频出现，拉开了人民走上历史舞台的序幕。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瓦窑堡会议像遵义会议一样，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克服了此

前关门主义的错误，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同时，“它也表明，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

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 提出自己的人民观，就是创造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

于“人民”的概念框架，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确定了四个基点：第一，“人

民”的内涵：属于“革命的动力”，便是人民；否则，不在人民之列。第二，“人民”的外延：工

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他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属于人民；

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是敌对阶级，不属于人民。第三，“人民”的主体：占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

八十至九十的工人、农民。第四，“人民”的数量：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

级构成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即超过 90%。����

中国共产党定义的“人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雅典被誉为西方民主的摇

篮。它的总人口在 15 万— 25 万（包括妇女、儿童、约 1 万外邦人以及 4 万— 8 万奴隶），而“人民”

仅指成年男性公民，数量在 3 万上下，占总人口比例 15% — 20%，属绝对少数。���� 美国宪法开头

那句“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被不少人津津乐道。1790 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记录了 390

万人，除去妇女、黑奴等，16 岁以上成年白人男性只有不到 81 万人，他们就是所谓“人民”，占

普查人口的 20%。���� 而美洲的原居民印第安人根本不算人，直到一百年后的 1890 年才被正式纳入

普查。���� 算上印第安人，美国的“我们人民”是绝对少数。对比这两个被捧上了天的西方民主“典

范”，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唤醒的人民才真正够资格自豪地说，“我们人民”！

1935 年以后，“人民”成为中共核心的政治概念之一，其地位从愚昧者、卑贱者、被统治者

上升为国家至高无上的主人。在清晰定义“人民”的基础上，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

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理想。从那时到如今过去了 85 年，“人民”一词的使用频

率越来越高，在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早已“不可须臾离也”，成为中国话语体

系的基石。“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 有着不同的内容。”���� 在这

85 年里，“人民”的内涵随着“革命”内涵的转变而转变；不变的是，人民意指一切能够促进革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 年 12 月 25 日），https://zh.m.wikisource.org/
zh-hans/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第 118 页。

����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28 — 153 页。

���� 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第 12 — 13 页。

����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 Heads of Families at the First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Taken in the Year 1790: South 
Carolin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  ce, 1908, p. 8.
���� Christian Dippel and Dustin Frye, “Native Americans in the Historical Census: New Data and Applications,” Mar. 27th,2020, 

http://irving.vassar.edu/faculty/df/Research/AssignReztoHistID.pdf.
����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第 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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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人民”的外延数次重新调整，越扩越宽，包括了绝大多数阶级、

阶层和社会集团；���� “人民”的主体也大大增容，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广大体力与脑力劳

动群众；“人民”的数量则始终是全民族的“最大多数”。

三、“为人民”

瓦窑堡会议不仅回答了“人民是谁”的问题，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谁”的问题。《中

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庄严宣示：“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

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

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也

明确指出，“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同时，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

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

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

共产党为什么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原因很简单：人民是革命的动力，是历史发展进

步的根本动力。无论是民主革命也罢、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也罢、改革开放也罢，都需要“组织

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关门主义只会“使革命停滞、

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在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真切感受到，群众

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兵民是胜利之本” ����；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

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

动力”����；“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 “中国人民中间，

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 ����； “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 ����；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 ����。因

为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知道，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除了主动代表广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别无选择。这也使得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更真切、更可信赖，更加靠得住。

���� 毛泽东关于人民范围的论述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年 5 月 23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1967 年，第 812 页；《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 年 1 月 18 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
年 4 月 1 日），《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年，第 1215、1256、
1412 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05 页。

����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选集》第 l 卷，第 140 页。

����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34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选集》第 l 卷，第 139 页。

����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 年 5 月），《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09 页。

���� 毛泽东：《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 （1938 年 10 月 12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3 年，第 38l 页。

����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1941 年 3 月、4 月），《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90 页。

����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31 页。

���� 毛泽东：《愚公移山》 （1945 年 6 月 11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102 页。

���� 毛泽东：《组织起来》 （1943 年 11 月 29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33 页。

����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 年 7 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

第 547 页。

���� 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1963 — 1965 年），《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第 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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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因此成为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构词要素。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强调，共产党领导的

红军要“为人民打仗”����。 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他强调，共产党说的话，要“易

于为人民所接受” ����。 在延安，他强调，共产党必须“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文艺必

须“为人民”，不能离开“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 1944 年写下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后，这

五个字反反复复出现在他后期的著作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人最响亮的口

号。1945 年，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 , 毛泽东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

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 就是这个军队的惟一的宗旨。”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

党的显著标志时，他点明“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他还告诫，“应

该使每个同志明白 ,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 , 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 为最广大人

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因此，党的七大正式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写进党章，第一次明

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使之成为共产党人一切行动的指南。最后，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写在了中南海新华门，党中央国务院办公所在地正门的影

壁上，庄严地昭示着中国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郑重承诺。

党的历届领导人创造性地继承了毛泽东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邓小平“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

创造” ����；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全

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 “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落脚点放在“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这就要求“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

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

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以人为本”是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指抽象的人，而是

指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

层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2012 年，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

����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2 页。

����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年 12 月），《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69 页。

����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67 页。

����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年 5 月 23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12、820 页。 
����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78 — 1043 页。

����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 年 10 月 12 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
68/64567/65446/4526308.html。 
���� 江泽民：《在学习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1993 年 1 月 2 日） ，《求是》1993 年第 22 期，第 7 页。

����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 年 7 月 1 日），http://news.southcn.com/ztbd/jzmqyjh/qyjhqw/2001
122607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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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开讲话的题目便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6 年，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人民立场，称它是“中国共产党的

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所以要坚持人民立场，是因

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据此，他强调，“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

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

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 203 次。习近平再

次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020 年，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

肺炎疫情，习近平反复提到“人民至上”，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宗旨意识的最高境界。

四、“人民共和国”

1935 年瓦窑堡会议提出的人民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及其各项政策，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

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完全实现了；1949 年，毛泽东关于人民共和国的理想在全国范

围内实现了。新生的政权的人民性充分彰显、处处体现，国号、国旗、国徽、宪法便是人民政权

象征体系中的几个亮点。

（一）国号

瓦窑堡会议提出“人民共和国”口号后，根据情况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

由于估计“人民共和国”这个口号不会为国民党政府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在 1936 年 8 月致国民

党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随后，在同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说明改口

号是为了建立“最适当的统一战线”。���� 当然，共产党希望建立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

而是“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其著作中使用“人民民主”

一词更加常见，并在 1948 年 1 月首次提出“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后，

频繁使用“人民共和国”这种表述。 

����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2-11/15/c_123957816.htm。

���� 习 近 平：《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95 周 年 大 会 上 的 讲 话 》（2016 年 7 月 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2 — 248 页。

����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年，第 527 页。

����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第 1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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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6 月 15 日至 19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建立人民民

主共和国。在讨论中，负责起草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筹备会第四小组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

对新中国的国号争论激烈。毛泽东 6 月 15 日致辞时，最后呼喊了一个口号：“中华人民民主共和

国万岁！”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代表几位老先生说，这个提法太长，建议去掉“民主”二

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 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黄炎培、

复旦大学法学教授张志让也同意，“民主”和“共和”无并列之必要，但建议使用“中华人民民

主国”。新中国最后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号。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 9 月 22

日在政协一届全会上《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

中指出：“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

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

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这里值得注意

的是，无论在哪一种对国号的建议中都有“人民”二字，可见其沉甸甸的分量。

（二）国旗

新政协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是筹备会第六小组。1949 年 7 月 4 日，该小组在

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并设立评选委员会。经过 7 月 14

日至 8 月 15 日一个月的征集，共收到 2992 幅国旗图案，充分显现了征集过程的人民性。经过反

复审阅，多次讨论，评选委员会将应征稿件大致分为四类：（1）镰刀锤子交叉并加五角星者；（2）

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者；（3）以两色或三色之横条或竖条组成旗之本身，而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

锤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者；（4）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而加以红色

或黄色的五角星者。第六小组认为，第一类有模仿苏联国旗的痕迹；第二类图面复杂，与国旗“简洁”

之旨不符；第三类看似一半模仿美国星条旗，一半模仿苏联国旗；只有第四类比较合适。根据周

恩来的指示，小组从第四类中挑选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每幅图案编号不写作者姓名，分别送给

各委员审阅、评选。9 月 23 日至 26 日，新政协全体代表 600 多人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最后

选中了 “复字三十二号” 国旗图案，其设计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上海青年曾联松。他受毛泽东《论

人民民主专政》的启发，其设计方案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代表人民，

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对此赞誉有加：“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

们革命人民大团结。”����

（三）国徽

在征集国徽的过程中，新政协筹备会先后收到稿件 112 件，图案 900 余幅。由于大多数投稿者

把国徽完全误解为国标，来稿几乎都是和国旗差不多的图案。1949 年 9 月，毛泽东看到征集的国徽

设计图案后，也认为不够理想，并提出两个意见：（1）国旗决定了，国徽可以慢一点；（2）国旗上

���� 高小林、綦军编著：《解密开国大典》，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年，第 96 — 102 页。

���� 高小林、綦军编著：《解密开国大典》，第 102 — 113 页。

���� 毛泽东：《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和国都问题时的发言》（1949 年 9 月 25 日），《党的文献》2009 年第 5 期，第 9 —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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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但在国徽上应当表明。这样，开国大典并没有使用国徽。此后，清华大学

营造系和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展开了长达 9 个月的设计竞赛，双方拿出的草图大同小异。最后，政

协国徽审查小组于 1950 年 6 月 20 日选中清华的国徽方案。国徽的内容为五角金星、天安门、谷穗

和齿轮。五角金星象征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由红绶联结的谷穗和齿轮象征着工农联盟；天安门象征

有悠久历史的中国。����

（四）宪制

从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 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6 年）开始，

共产党主导制定的宪法文件只使用“人民”一词，基本上不再使用“国民”一词。新中国诞生之

际所制定的《共同纲领》，在短短六千余言的篇幅中，“人民”一词出现 183 次，“国民”一词只

出现 3 次。1954 宪法使用“公民”概念 34 次，“人民”268 次。毛泽东曾批评国民党政府“以‘国

民政府’为表面名称” ����，“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 ����；新中国则应“循

名责实”����。 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表述上没有使用“人民政府”的名称。���� 

1944 年 2 月，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应邀参加的农民代表吴满有在发言中称边区政

府为“人民的政府”，时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对这个提法予以关注，并在

日记中写下“吴满有称边区政府为‘人民政府’”。����一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多处采用

了来自老百姓的“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等说法。���� 1948 年 9 月初，三大战役即将拉开序幕前，

毛泽东正式使用“人民政府”的提法，并明确指示：“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

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 

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当选为政府委员和司法部长的谢觉哉在就职会上说：“人民政府，

以前没有过，没人敢这样称呼过。资产阶级国家自命民主，但胆怯，不敢叫他的政府为人民政府，

怕人民戳穿他……少数人不是人民，多数人才是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宪法规定，新

中国所有国家机构名称前皆需冠以“人民”二字。

综上所述，除了新中国，世界上很难找到另外一个政治体制，在其话语体系与符号体系中使用“人

民”一词如此频繁，对人民的定位如此之高，对人民的承诺如此大张旗鼓、妇孺皆知。敢于作出这

种承诺，就必须经受历史和人民检验，必须兑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同时，作出这种承诺，也

是对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响鼓重锤的鞭策——由此，形成一个有效的象征性代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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